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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鳳正在好笑，忽聽金鬚奴鼻間似有嗡嗡之聲，彷彿透氣不出。人中間隱現出一根紅線，

漸久漸顯。猛地心中一動，試用手一撕，嘩的一聲，從人中自鼻端以上直達頭腦全都裂

開，肉厚約有寸許。心中大喜，手捏兩面皮往左右一分，竟是連頭連耳帶着腦後金髮，

順順當當地揭了下來。最後纔揭向口邊，往上微微使力一起，一張似分還合的人面皮便

揭了下來。同時眼前一亮，榻上臥的哪裏是平日所見形如醜鬼的金鬚奴，竟變了一個玉

面朱脣的美少年。正在驚奇，榻上人的一雙鳳目倏地睜開，雙瞳剪水，黑白分明，襯着

兩道漆也似的劍眉斜飛入鬢，越顯英姿颯爽，光彩照人。二鳳呆了一會兒，祇見金鬚奴

口吻略動，似要說話，又氣力不支神氣。二鳳問道：「你要坐起麼？」金鬚奴用目示意。

二鳳便過去扶他坐起，玉肌着手，滑如凝脂，鼻間隱聞一股子溫香氣息。又見他彷彿大

病初回，體憊不支神氣，不由添了憐惜之念。及至將他扶了坐起。背後皮殼業已自行脫

落，粉光緻緻，皓體呈輝，真是明珠美玉，不足方其朗潤。這時金鬚奴脫形解體之後，

除身高未減外，餘者通身上下俱已換了形質，祇是起坐需人，暫時還不能言笑罷了。二

鳳先笑朝他稱賀道：「你如今已是換形解體，變了一身仙骨。再有四天靜養，便即大功

告成了。」金鬚奴將頭點了點，不住用目示意，看向兩腿。二鳳猜他是要打坐入定，運

用玄功，便代他將雙膝盤好。起初忙着代他揭去外皮，一見變得那般美好，雖然出乎意

外，因爲一心關注他的成敗安危，還不覺得怎樣，僅止讚美驚奇而已。及至扶他安然坐

起，王膚相親，香澤微聞，心情於不知不覺中已經有些異樣。再給他一盤腿，猛一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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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方龍穴之下垂着一根玉莖，丹菌低垂，烏絲疏秀，微微有兩根青筋，從白裏透紅的

玉肉之中隱現出來，更顯出豐潤修直，色彩鮮明。不禁心中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立

時紅生玉靨，害起羞來。忙把金鬚奴適纔所脫的衣服取過，因爲變體以後，衣服顯得肥

大，再加元氣未復，不便穿着，祇得先將他腹部上下圍掩。再看人時，已在榻上緊閉雙

目，入定過去。

這纔退回自己榻前坐好，好生無聊。知道金鬚奴初次回醒，這一打坐，須等真元運行新

體，滿了十二周天，到當夜子時天地交泰之際，纔能言動自如，暫時還不需人照料扶持。

閒着無事，便也用起功來。坐了一會兒，不知怎地，覺出心神煩亂，再也收攝不住。兩

三個時辰過去，正在勉強凝神定慮，猛想起金鬚奴入定已經好久，他現時舉動需人相助，

不知還原了沒有？今日心緒偏又這般亂法。想到這裏，睜眼一看，金鬚奴依然端坐在對

面珊瑚榻上，鼻孔裏有兩條白氣，似銀蛇一般，祇管伸縮不定。知他玄功運行已透十二

重關，再不多時，便可完成道基。正暗贊他根行深厚，異日成就必定高出衆人之上，猛

覺一陣陰風襲入亭內，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知道這亭業經初鳳行法封鎖，無論水

火聲光都難侵入。那陣陰風明明自外而入，說不定要生甚麼變故。一面施展防身法術，

仔細四下觀察時，甚麼迹兆都無。再看榻上金鬚奴，依舊好端端地坐在那裏，一絲未曾

轉動。祇是鼻孔間兩道白氣吞吐不休，其勢愈疾。

二鳳哪知危機業已潛伏，還以爲他功候轉深，不久便能下榻，言動如常。又待了一會兒，

纔看出金鬚奴渾身汗出如漿，熱氣蒸騰，滿臉俱是痛苦愁懼之容，神態甚是不妙，不由

大喫一驚，暗忖：「他已是得道多年的人，雖說這次剛剛解體換骨，真元未固，那也是

暫時之事。祇要玄功運行透過十二重關，不但還原，比起往日道力靈性還要增長許多。

適纔見他坎離之氣業已出竅往復，分明十二重關業已透過，怎便到了這種難忍難耐的樣

兒？」越看越覺有異，心中大是不解。看到後來，那金鬚奴不但面容愈加愁苦，雙目緊

閉，牙關緊咬，竟連全身都抖戰起來。自己沒有經過這類事，雖知不是佳兆，無奈想不

出相助之法。再一轉眼工夫，適纔所見那般仙根仙骨的一個英俊少年，竟是玉面無光，

顏色灰敗，渾身戰慄，宛如待死之囚一般。二鳳平素對他本多關注，自從解體變形以後，

更由讚美之中種了愛根。目睹他遭受這種慘痛，哪裏還忍耐得住，一時情不自禁，便向

他榻前走去。

這時金鬚奴原正在功將告成之際，受人暗算，偷開法壇，將魔頭放了進來。如換旁人，

真元未固，侵入魔頭，本性早迷，不由自主，甚麼惡事都能做出。還算他平日修煉功深，

當那真元將固，方要起身與二鳳拜謝之際，猛覺陰風侵體，知道外魔已來，情勢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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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忙運用玄功屏心內視，拼着受盡諸般魔難捱過七日。哪怕誤了自己，也不誤人、恩將

仇報。情知一切苦厄俱能勉強忍受，祇爲感激二鳳之念一起，也和日後寶相夫人超劫一

般。這意魔之來，卻難驅遣，一任他凝神返照，總是旋滅旋生。二鳳如果不去理他，雖

然受盡苦難，仍可完成道基。偏偏二鳳不知厲害，見他萬分可憐，走了過去，想起自己

身旁還帶有一些玉柱中所藏的靈丹。那丹原是三鳳掌管，金鬚奴日前曾向初鳳索討，以

備萬一之需。三鳳執意不允，自己心中不服。恰巧以前初鳳交給三鳳時，自己取了十餘

粒，打算背着三鳳相授。後來因自己反正要入亭照料，便帶了來，準備金須奴還原時給

他。這時他正受苦，豈非正合其用？以爲此舉有益無害，便對金鬚奴道：「你是怎麼了？

我給你備了幾粒靈丹，你服了它吧。」

可憐金鬚奴正在捱苦忍受，一聞此言，不由嚇了個膽落魂飛，知道大難將至。雖然身已

脫骨換胎，十二重關已透，不致全功盡棄，變成凡體；但是這些年的心血、盼想，稍一

把持不住，勢必敗於垂成。在這魔頭侵擾緊要關頭，又萬不能出聲禁止。萬般無奈中，

還想潛運真靈，剋制自己，以待大難之來，希望能夠避過。正在危急喫緊之際，猛覺二

鳳一雙軟綿綿香馥馥的嫩手挨向口邊，接着塞進一粒丹藥。當下神思一蕩，立時心旌搖

搖，頓涉遐想。剛暗道得一聲：「不好！」想要勉強剋制時，已是不及。真氣一散，自

己多少年所煉的兩粒內丹，已隨口張處噴出一粒。同時元神一迷糊，便已走下榻來。那

二鳳好心好意拿了一粒丹藥走向榻前，剛剛塞入金鬚奴口內，見他鼻孔中兩條白氣突然

收去，口一張，噴出一口五色淡煙，二鳳猝不及防，被他噴了個滿頭滿臉。

那金鬚奴雖和人長得一樣，乃是鮫人一類，其性最淫。祇爲前在北海遇見一位高人，見

他生具天賦異稟，根基甚厚，當時度到門下，傳授道法，修煉多年。金鬚奴頗知自愛，

自入門後，強自剋制，加上乃師提攜警覺，從未爲非作歹。後來乃師成道兵解時，對他

說道：「你後天淫孽雖盡，先天淫根未除。雖然仗你多年苦功，於本元神之外又煉了第

二元神，此時可不防事。將來成道時節，你身在旁門，易爲魔擾。如捨棄五百年功行，

趁我在這數日內將你本身元神化去，異日可以省卻許多阻力。否則到了緊要關頭，一個

剋制不了情魔，難免不爲所害，那時悔之晚矣！」當時金鬚奴一則仗着自己克欲功深，

二則不捨五百年苦功，三則知道無論正邪各派仙人成道時均免不了魔頭侵擾。這事全仗

自己修爲把持如何，到時有無克欲之功。縱捨元丹，再遲五百年成道，仍是一樣難免魔

劫。便不願聽從，以致留下這點禍根。那五色淡煙便是那粒內丹所化，無論仙凡遇上，

便將本性迷去。

二鳳哪裏禁受得住，當時覺着一股子異香透腦，心中一蕩，春意橫生，懶洋洋不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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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向金鬚奴身上撲去。神思迷惘中，祇覺身子被金鬚奴抱住，軟玉溫香，相偎相摟，一

縷熱氣自足底盪漾而上，頃刻佈滿了全身。越發懶得厲害，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神氣，

血脈賁張，渾身微癢，無可抓撓。正要入港，又覺金鬚奴用力要將自己推下牀去。暗忖：

「這廝怎這般薄情寡義？」不由滿腹幽怨，由愛生恨，張開櫻口，竟向金鬚奴肩上就咬。

星眼微睜處，看見金鬚奴那肩頭竟似削玉凝脂，瓊酥搓就的一般。心剛一動，櫻口業已

貼向玉肌，瑩滑香柔，着齒欲噤，哪裏還忍再咬下去，祇用齒尖微微啃了一下。愛到極

處，如發了狂一般，一雙玉臂更將金鬚奴摟了一個結實。那金鬚奴靈元還有一點未昧，

正在欲迎欲拒、如醉如醒之時，哪禁得起她這麼一番挑逗，口裏微呻了一聲，長臂一伸，

也照樣將她摟了一個滿懷。二人同時道心大亂，雙雙跌倒在珊瑚榻上，任性癲狂起來。

一個天生異質，一個資稟純粹，各得奇趣，祇覺美妙難言，甚麼利害念頭，全都忘了個

乾乾淨淨。直綢繆到第六日子夜，魔頭纔去。二人也如醍醐灌頂，大夢初覺，同時清醒

過來，已是柳憔花悴，雲霞滿身。

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對着一聲苦笑。彼此心裏一陣悲酸，雙雙急暈過去。等到

二次醒轉，二鳳在榻，猛聽耳邊金鬚奴低聲相喚。睜眼一看，金鬚奴正兩眼含淚，跪在

榻前相喚呢。二鳳見他神情悲慘，也甚憐惜。閉目想了想，倏地起身將他拉起道：「這

事不怨你，都怪我自己不好，累你壞了道基。如今錯已鑄成，無可挽救。少時便到開壇

時候。三公主見我這次助你解化，已是不悅，如知我二人經過，豈不正稱心意？你比我

道行較深，須想套言語遮蓋纔好。」金鬚奴道：「此乃前生註定魔孽，無可避免。但是

這法壇業經大公主行法封閉，那六魔縱然厲害，怎能侵入？想起小奴坐功正在喫緊的當

兒，三陽六陰之氣已經透出重關，呼吸帝座，眼看真元凝固，骨髓堅凝，內瑩神儀，外

宣寶相了。忽然陰風侵體，知道中了旁人暗算，將魔放進。拼受諸般苦難，末了一關仍

是不能避過，終究失了元陽，壞了戒體，應了先師當日預示。此事別無他人敢爲，說不

定又是三公主鬧的玄虛了。」

二鳳恨道：「三丫頭害你不說，怎連我也害在其內？少時開壇出去，怎肯與她甘休！」

金鬚奴道：「事有數運，公主不必如此。鬧將出去，徒稱奸人心意，小奴之罪更是一死

難贖。小奴與公主真元雖壞，此後勤苦修持，仍可修到散仙地步。三公主與冬姑如此忮

刻私心，大非修道人氣度，惡因一種，終有報應，此時無須與她理論。嵩山白、朱二仙

約定日內前去，必然預知此事。憐念小奴苦修不易，此行定有挽救之方。好在道基雖壞，

凡體已經化解，法力猶存，且等去了回來，再作計較。大公主年來功行精進，三公主們

所行之事，當時雖不知道，一見我們的面，必然猜出一些，爲了顧全公主顏面，決不說

出。公主索性裝得坦然些，小奴受公主殊恩，此後不但久爲臣奴，上天入地，好歹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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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道。至不濟，也要求一個玉容永駐，長生不死。那怕小奴爲此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

二鳳聞言，愈發感愧道：「你不要再小奴小奴的。你的道行本來勝過我姊妹三人，祇爲

想要超劫解體，求那上乘正果，纔自甘爲奴。平日受盡她的欺侮，如今你道基已壞，還

儘自做人奴才作甚？我身已經屬你，如仍主僕，越增我的羞辱。現時且不明言，等我暗

向大公主說明經過，由她做主，作爲你道已成，不能再淪爲奴隸。地闕金章曾經載明你

我二人有姻緣之分，令我嫁你，索性氣氣她們。好便罷，不好我和你便離了此地，另尋

一座名山修煉，你看如何？」金鬚奴聞言，先甚惶恐，後來仔細想了一想，說道：「公

主恩意，刻骨難忘。公主主意已定，違抗也是不準。我金鬚奴以一寒荒異類，上匹天人，

雖然壞了道基，也就無足惜了。」說罷，互相對看了一眼，不由又相抱痛哭起來。兩人

雖不再作尋常兒女燕婉之私，卻是互相關憐恩愛到了極點。似這樣深情偎依，捱到開壇

之時，彼此又把少時出去的措詞，以及日後怎樣挽救修爲之策，商量了一番。這纔分坐

在兩邊榻上，靜候開壇出去。也是他二人無這天仙福分，纔鬧到這般結局。

其實三鳳並非存心要害二人，祇因第一日見二鳳陪了金鬚奴入內，初鳳鎮守主壇，瞑目

入定，更是鄭重非常，本就有些不服。再加自己和慧珠、冬秀分守三方，不能離開一步。

頭兩三日還能忍耐，勉強凝神坐守。及至金鬚奴在室中坐到緊要關頭，三鳳因此動了嗔

念，同時也爲魔頭所乘，不知怎地，覺着氣不打一處來，暗忖：「他一個異類賤奴，過

了這一關，道基穩固，日後功行圓滿，便可上昇仙闕。自己枉具仙根，反不如他。」越

想越恨，竟忘了當前利害，賭氣離了守位。猛又想起：「二姊還在裏面，魔頭萬一侵入，

豈不連她一齊害了？凡事均有前定，何必忌他作甚？」這投鼠忌器之心一起，立時心平

氣和，回了原位。且喜初鳳沒有覺察，法壇上霞光仍盛，並無動靜，還以爲沒有甚麼。

誰知那魔頭來去渺無痕跡，隨念而至。全仗初鳳等三人冥心內視，遠用靈元，代室內之

人防守。三鳳念頭一錯，魔已乘虛而入；再一離開本位，祇這剎那之間，便被侵入室中。

休說三鳳看不出來，就連初鳳坐守主壇，祇管澄神定慮，反虛生明，直坐到七日來複，

下位開壇，也以爲自己道心堅定，萬念不生，魔頭決未侵進，金鬚奴大功告成了呢。

時辰一到，初鳳收了禁法，將壇開放。一陣煙光散處，看見晶亭內兩邊榻上，一邊坐定

二鳳，一邊坐定一個赤着上半身的美少年。算計他已超劫化解，換了凡體。地下卻堆了

一攤人皮金髮，好生心喜。連忙帶了三鳳、冬秀、慧珠等入內。二鳳首先下榻說道：「

他此時舊衣已不能穿着。恰好那日收檢仙衣，竟有一套道裝，式樣奇異，不似女子所穿。

他沒化解前，因爲大小相差過甚，沒有想到他身上。適纔方得想起，待我去與他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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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相見吧。」三鳳方要答話，二鳳已經往外走去。一會兒仙衣取到，放在金鬚奴身側，

由他自着。五女便退往別殿，等金鬚奴坐功完了，自去相見。三鳳、冬秀見金鬚奴一旦

變得那般俊美英秀，自是又妒又羨。到了別殿坐定，紛問經過。二鳳自是傷心，忍着悲

痛，照議定之言，說了經過。初鳳、慧珠俱贊金鬚奴根行深厚，有此仙緣。一會兒金鬚

奴穿了新衣來見，叩頭謝恩。衆人見那裝束甚是奇特：上身一領淡紅色的雲荷披肩，長

祇及肘，露出兩條玉臂；下半身一件金黃色的道裙，長祇及膝，赤着一雙其白如霜的腳；

頭上秀髮披拂兩肩，周身都是彩光寶氣，越顯出仙風道骨，丰姿美秀。初鳳見那身衣服

以前置放在玉匣底層，以爲都是女衣，不曾取出檢視，這一穿上，竟是爲他而設，再也

無此相稱，可見他本是宮中之人，仙緣早經前定。連三鳳、冬秀先時還不願意將仙衣給

他，到此也無話可說。當時誰也沒有看出異樣。

直到金鬚奴告退出去，二鳳纔懷着滿腹悲酸，偷偷告知初鳳、慧珠。初鳳、慧珠知是前

孽，嘆惜了一陣。仔細尋思，二鳳心意已決，除了下嫁給金鬚奴外，別無善法，祇得答

應。等金鬚奴赴了白、朱二仙之約回來，再由初鳳想好說辭，當衆宣示，以正名分。商

量停妥，二鳳又背人說與金鬚奴。不消多日，便從三鳳口中探出受害緣故。從此金鬚奴

夫妻便和三鳳、冬秀二人生了嫌隙，以致日後鬧出許多事故。這且不提。

等到赴約之日，金鬚奴帶了那柄寶扇，辭別初鳳姊妹，徑往嵩山飛去。白谷逸、朱梅二

人已在少室山頂相候。雙方相見之後，金鬚奴先說了化解入魔經過，哭求指示玄機，有

無挽救。白谷逸道：「月兒島連山大師所藏旁門法寶甚多，火海數十年纔一開放，難免

不爲左道妖人得去。不到日期，想入火海須要兩件防身寶物：一件是長眉真人修道防魔

用的九戒仙幢，一件便是你所得的那柄寶扇。仙幢可以護身，寶扇可以消滅守洞石人劍

上的真火，相依爲用，缺一不可。我二人向長眉真人借寶時，曾聞真人法諭，說紫雲三

女雖然生具異稟，祇是得了一點千年老蚌的靈氣，夙根不厚，修到地仙已是僥倖。將來

能否避卻劫難，尚要看她們修爲如何而定。倒是你一個寒荒異類，稟賦天地間至淫奇戾

之氣而生，竟能反性苦修，不避艱危，用盡毅力，誠心尋求正果，大是難得。目前道基

雖壞，惡骨已換。祇要仍和以前一樣虔誠苦修，前途成就尚非無望。並且長眉真人還有

用你之處，應在三百年後，所以特借仙幢，由我二人與你同入火海。那些旁門法寶，我

二人一概不要，俱都贈你。祇內中有一冊連山大師當年的修道目錄，藏在大師的遺蛻之

下，須要帶往峨眉，交與長眉真人。此書裝在一個金函以內，非我二人親自下手，不能

取出。餘外還有幾粒丹藥，與初鳳、慧珠二人上次在火海中所服功效相同，俱能增長道

力，駐顏不老。那日三鳳代爲我二人取那朱環，未得寶物，我本另想酬謝。不料她竟起

了私心，唆使同伴想劫了鐵傘道人的寶傘逃走。我二人纔故作不知，使其弄巧成拙。此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6 / 12



蜀山劍俠傳/151

次將各種法寶取出，俱都給你，以酬此勞。爾等俱是旁門，雖說避完災劫一樣長生，可

是異日修煉到了喫緊當兒，一個坎離失了調匀，雖不一定便走火入魔、形神消逝，容顏

卻立時變成了老丑。如得此丹服了，容顏常似嬰兒，亙古難老。我二人俱是玄門正宗，

要它無用。你可帶它回去，分給未服的人每人一粒。不特你夫妻可增道力，也可與向日

對頭釋嫌修好。從此永駐青春，爲地仙中留一佳話，豈非妙事？你回宮後，與衆人再在

海底潛修數十年，避過一切災厄。那時道行大進，再行分途出海，積修外功。外功圓滿，

重返海底。等三百多年後，末次大難再一躲過，縱然不能修到金仙，也成爲不死之身了。

那月兒島連山大師遺留仙法，非比尋常。那本修道目錄一經取出，埋伏立時發動，厲害

已極。連我二人俱是冒着奇險行事。你寶物到手，即要先行逃走，彼時各不相顧。故此

事前把話與你說明，以免臨時倉猝不能細說。從此一別，你與我二人須等三百年後或能

再有相見之期。那時的紫雲宮，重重封鎖，與世相隔，不論仙凡，俱難擅入，遠非昔比。

紫雲五女勤習那部天書副冊魔宮祕笈，必已悟徹魔法奧妙，多半自恃道法，起了驕意。

那時如有峨眉弟子擅入宮內，有所營求，你夫妻須看我二人份上，不可使其難堪，相機

予以方便。那去的人雖然年幼道淺，大都具有仙根異稟，此時助人，日後也無殊自助。

否則地仙也是不足五百年一世，何況五女之中還有兩三個平日積下許多惡因，到時收果，

勢所難免。災劫未至，先樹強敵，一旦相逢狹路，大難臨頭，悔之晚矣！」

金鬚奴一一恭聆訓誨，默記於心。白谷逸把話說完，又和朱梅商量好了步驟，纔同駕遁

光起身。金鬚奴隨了白、朱二人，飛離月兒島還有老遠，便見前面濁浪滔天，寒釗四起，

愁雲慘霧中，灰沉沉隱現着一片冰原雪山，迥非前一次所見紅光燭天的樣兒。及至飛落

島上一看，昔日火海俱被寒霜冰雪填沒，不知去向，連山形都變了位置，知道火海業已

封閉。正在定睛注視，白、朱二人已輕車熟路般走向一座冰壁前面，祇雙雙將手揚了幾

下，便帶了金鬚奴一同飛起空中。耳聽腳底先起了一陣音如金玉的爆裂之聲，接着便是

震天價一聲巨響，那一排聳天插雲的晶屏竟然倒坍下來，立時四山都起了迴音，冰塵千

丈，海水羣飛。左近冰山受了這一震之威，全都波及，紛紛爆散震裂。近海一帶竟是整

座冰山離岸飄去，砰撲排蕩，聲勢駭人，半晌方止。

冰壁稍靜，三人同時飛身而下。地面上又換了一個境界，除了到處是斷冰積雪外，冰壁

陷處，現出一個深穴，下面隱隱冒着一縷縷的輕煙。朱梅首先走向穴邊，手先朝金鬚奴

一揮，命他留意。然後兩手一搓，朝穴中一放，便見一點紅光飛向穴底。轉眼之間，下

面轟的一聲，一道火焰倏地從穴底昇起。三人早有準備，未等火起，早已二次飛向空中。

金鬚奴低頭往下一看，那火勢真個厲害。先見地穴祇有畝許大小，火剛上來，便是萬丈

火苗夾着一股濃煙直衝霄漢，那穴便相隨震裂，越來越大。所有地面上如山如阜的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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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雪，立時都消溶成水，波濤滾滾，夾着少許碎冰塊，恰似萬股銀流互相擠奪爭馳，往

海中涌去。不到半盞茶時，附近數百里內的冰山雪峰全都消滅。祇剩下圍着火海的一座

石峰，仍恢復了當日火海形狀，才略止崩裂燒融之勢。

三人見火勢發泄沒有初出來時猛烈，更不怠慢，按照預定方法，由朱梅手持長眉真人九

戒仙幢護身，金鬚奴持着那柄寶扇當前避火。避過火頭，下到數十丈深，下面已經無火，

除奇炎極熱、爍石熱金外，那火的根苗祇是尺許粗，其直如矢的一股青煙。三人哪敢招

惹，匆匆下落海底。守洞石人早手持石劍，迎了上來，劍頭一指，便有千百朵五角火星

直朝三人射來。金鬚奴早得白、朱二人囑咐，知這石人劍上的火非同小可，漫說輕易不

能抵禦，就是手中寶扇能夠破它，稍一怠慢，被它飛近那根火苗，立刻引燒起來。火頭

不向直飛，徑從橫裏燒來，立時到處都被這種烈火填滿，全島爆炸，縱是大羅神仙，也

要化爲灰燼。知道厲害無比，忙將寶扇連揮，迎頭扇去，不使火星昇起。且喜扇到火滅，

如同石火星飛，一閃即逝。約有數十扇過去，石人劍上火星纔行發完，方得近前。石人

口中忽又噴出一股臭氣，觸鼻欲暈。正不知如何破法，忽聽白、朱二人口稱連山師祖，

喃喃禱祝了幾句，一道金光飛出手去，燒向兩個石人，祇一轉，便已斷爲兩截，倒在地

上。三人慌忙越過石人，飛身入洞，先到連山大師遺容前，恭恭敬敬叩祝一番，這纔起

立，分頭行事。

金鬚奴見滿洞壁上盡是法寶，心花怒放，連忙上前摘取，石人法術已破，無不應手而得。

剛剛取完，便聽白谷逸低喝道：「你不快走，等待何時？」金鬚奴回頭一看，正當中那

面洞壁忽然隱去，連山大師的遺容不知何往，卻現出一個羽服星冠的道士，端坐在一個

空牀上面，容貌裝束與遺容一般無二。白、朱二人俱跪在道人座前。正在這驚惶駭顧之

際，猛見道人身旁紅光一閃，同時白谷逸好似從朱梅手裏搶過一樣東西，又喊一聲：「

快拿了走！」早拋將過來。金鬚奴第一次聞警，業已起立，準備遁走。一看白谷逸拋過

一個玉瓶，猜是那丹藥，連忙伸手接住，也說了句：「大恩容圖後報！」雙足一頓，駕

遁光飛出洞去。到了洞外，更不怠慢，連揮寶扇，避開火焰，脫出火海，直昇上空。白、

朱二人取那目錄，後文金蟬石生二進紫雲宮盜取天一貞水時自有交代。

且說金鬚奴滿載而歸，好不心喜，排雲馭氣，往回路進發，暗忖：「白、朱二仙說那丹

藥共有四粒，除初鳳、慧珠已服過外，正好給宮中諸人每人一粒。自己費盡辛苦纔行得

到，二鳳是患難夫妻，當然有份，自不必說。那三鳳、冬秀平時相待既是可惡，此次化

解又壞在她的手裏，再將這種靈丹贈她，情理未免說不過去。如不給她二人，祇和二鳳

一人分喫兩粒，一則二鳳定要盤問實情，知道不肯；二則多服少服俱是一樣，白白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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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可惜？那靈獸龍鮫心靈馴善，自己以前也和它相差不多，同是水族，何不將剩餘的

丹藥給它服上一粒？另一粒藏好，以待將來之用？」又覺與白、朱二人之言有違不妥，

一路沉思，委決不下。

不覺到了紫雲宮上空，飛落海底一看，二鳳已在避水牌坊之下相候，手裏拿着幾片海藻，

正與那條龍鮫引逗着玩呢。一見金鬚奴帶着滿身霞彩飛來，知道必有喜音，迎着一問。

金鬚奴起初原是想着三鳳、冬秀可惱，本不慣於說謊，沒料到二鳳早在宮外相候，丹藥

還沒有藏過，不便隱瞞，祇得將前事說了。誰知二鳳竟和他是一般心理，也不願將丹藥

分與三鳳、冬秀。金鬚奴經她一說，愈發定了主見。就在宮外揭開玉瓶，將丹藥先取出

三粒，自己與二鳳各服一粒，又給龍鮫服了一粒。將餘下那粒藏好。這二人一起私心，

祇便宜了靈獸龍鮫，服丹之後，對着二人不住昂首歡躍，意思甚是感激。二人也覺遍身

芬芳，神明湛定，好不心喜。

金鬚奴因所得寶物共有一十三件，有兩件因爲行時匆促，尚沒看清壁間所載用法。件數

太多，不及一一取看，打算見了初鳳等人，再行同觀。二鳳道：「呆子！那兩個見你得

了許多法寶，豈不又要眼紅？她們現時都在後宮黃晶殿內修煉法寶，且得些時纔完呢。

我因心裏有事，又不願和大家煉同樣的法寶，纔走出來等你。你且把那知道用法的先交

給我藏起一半。連能用與不能用的，剩下五六件，算計每人送她一件，也就是了。」金

鬚奴此時對二鳳自是言聽計從，便將法寶分別取出，與二鳳解說，藏起七件。那六件中

有一對金連環和一根玉尺，上面雖然刻有朱文古篆，一件叫龍雀環，一件叫璇光尺，俱

都不知用法。二人分配好了寶物，將剩的六件，由金鬚奴拿着同進宮去。在別殿中又談

了一會兒，初鳳等人纔行走出。金鬚奴仍照前行禮，將赴嵩山經過，略說了一說，並將

那六件寶物獻上，任憑衆人挑選。

初鳳先將寶物接過，分別傳觀之後，放在一旁，且不發付，對衆說道：「我有一樁心事，

藏在心中多年，因未到時，總未說出。想金道友生具仙根異稟，此時道行更是高出我等

三人之上，祇緣劫難重重，難以避免，這纔捨身爲奴，在本宮中服役多年，勞苦功高，

自不必說。他和二鳳妹子還有一段夙緣，應爲夫婦，同駐長生，地闕金章上早有明示。

如今二妹道行已非昔比，金道友更是貞水換骨，化解凡身，一切災厄均已避過。我計算

仙籙所載時日，金道友嵩嶽歸來，正是他和二鳳妹子圓滿之期。我平居默坐，體證前因，

知道他二人這段姻緣萬難解脫。爲此當衆說明，使他二人配爲夫妻，正了名分。大家與

金道友既成一家，不許再存歧視之心。還有慧珠姊姊，本是恩母轉劫化身，應爲宮中道

主，屢經我等請求正位，不但堅執不允，反不許母女稱謂，令我權做宮中之主，否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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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離此他去。此事衆姊妹業均知曉，無庸細說。這幾日經我熟思切慮，權衡輕重，宮中

人漸增多，不可無主，祇得恭敬不如從命，同在今日改了稱謂。以前我因本宮並無外人，

我姊妹三人同胞一體，有甚高下可分？如今已知，除我略有一線之望外，諸人均難修到

天仙。不特道行各有深淺，因爲無人正經率領，姊妹間常因細故發生嫌隙爭執，均非修

道人所宜。像上次三妹、冬秀負氣出走，幾釀大禍。以後我定下規章，共同遵守。我暫

爲宮中之長，言出法隨，諸姊妹與金道友均須隨時在意，共勉前修，勿墮仙業，纔是正

理。」

說罷，便命金鬚奴與二鳳交拜行禮。二鳳在旁聞言，觸動心事，早已淚如雨下。金鬚奴

雖與二鳳有約在先，也是又感激，又惶恐，還待謙謝幾句，初鳳祇說了聲：「前緣註定，

無須再作俗套。」便促二人行禮。金鬚奴慨然道：「小奴以僕當主，妄躋非分，情出不

已。此中因果和苦衷，主人俱已洞悉，不便多言。今承主人深恩，正名當主，仍須無廢

主僕禮數纔對。」說罷，便單獨向初鳳姊妹、慧珠、冬秀五人，行了臣僕之禮。然後起

身與二鳳交拜天地道祖之後，再行分別與衆行禮。

衆人除慧珠早經初鳳說明外，三鳳、冬秀俱都蒙在鼓裏。加上金鬚奴得寶不私，恰好又

是六件，正好各得其一，不由減了敵視之心。不料初鳳說出這番話。現時初鳳不但道力

高深，不由衆人不服。對於衆姊妹更是言溫理正，身端容肅，儼然表率，三鳳、冬秀本

已日益敬畏。再加事起倉猝，初鳳又說出本人已爲宮中之長，言出法隨等語。二人事前

沒有商量，一心祇在盤算寶物，聞言雖甚爲駭異，誰也不願首先發難。見初鳳說時，二

鳳滿面淚容，以爲她以主配奴，必不甘願，料初鳳決難勉強。滿想等二鳳一開口，再行

羣起出言阻撓。誰知二鳳祇流了兩行珠淚，竟是一言不發，就隨了金鬚奴交拜起來。幾

次想發話，又不好出口。末後想要勸阻，已是不及，祇得隱忍過去。

初鳳等二鳳、金鬚奴與衆人分別行禮之後，又對衆人道：「後苑之中，已由慧珠姊姊設

下酒食。那酒也是慧珠姊從人間學來方法，用宮中異果製的。我們雖不必效那世俗排場，

禮節總不可廢。加以妹夫多年勞苦功高，今日總算劫難完滿，又新得了許多寶物，正好

給他夫婦二人賀喜，就便大家也嚐嚐新。我還有許多話，且到後苑落座之後再說吧。」

衆人便隨初鳳到了後苑。三鳳見一張珊瑚案上，早排滿了酒果之類，怪不得適纔黃晶殿

煉寶，初鳳、慧珠俱不在側。這纔知道初鳳、慧珠固是早有安排，便連二鳳也久已承諾

了，所以初鳳一說，便無異詞，祇瞞着她和冬秀二人。越想越氣，祇是不好出口，不住

朝冬秀以目示意，陪坐在旁，一言不發。初鳳明白二人心意，不願大家日後還是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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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想不出用甚法兒給雙方釋嫌修好。二鳳見初鳳歡飲中間，忽然停杯尋思，偶想起那六

件寶物尚在前殿，便問初鳳怎樣分配。初鳳聞言，猛想起適纔金鬚奴獻那六寶時，三鳳

神氣甚是垂涎，祇要把她一人感動，冬秀自無話說。便命三鳳往前殿取來，大家看了，

再行定奪。

三鳳巴不得自己先挑選一番，便笑道：「那些寶物件件霞光閃閃，想必不是尋常。如能

知道用法，豈不更好？」金鬚奴便將得寶時，壁間所載用法，大半俱已記下，祇龍雀環、

璇光尺兩件，原嵌在一處，剛取到手，便聽白真人示警，匆匆遁走，沒顧得細看壁間符

偈用法等語說了。三鳳好以小人之心度人，暗忖：「白、朱二人既以全寶相贈，怎便忙

在一時？偏是自己愛那柄短尺，他卻不知用法，哪有這種巧事？分明知道這兩件寶物最

好，故意不肯說，以便別人不要，據爲己有。少時分配，定和冬秀要這兩件，豁出去自

己再破些時苦功，重行祭鍊，也是一樣使用。」主意打定，推說要冬秀相陪，以便搬取，

拉了冬秀徑往前殿。

二人走後，金鬚奴不敢瞞着初鳳，便將寶物實數說了，祇靈丹一層未說。初鳳正覺寶物

乃金鬚奴所得，他雖謙讓，分與衆人，於理不合，但又想借贈寶給大家釋隙和好，一時

難以委決，聞言甚喜。一會兒三鳳和冬秀各捧三寶回席，交與初鳳。初鳳重給大家傳觀

之後，說道：「妹夫親身犯險跋涉一場，此寶又經白、朱二仙指明贈他一人，論情理原

不該分給大家。一則今日妹夫、二妹嘉禮之期；二則妹夫情意殷殷，定要分給每人一件，

過分謙謝，反倒不似自家人情分。家庭私誼，俱是以大讓小，不比修道守法，以長爲尊。

這些寶物，俱是新得，我等俱未用過，莫測高深。且由妹夫說明用處，再由冬秀、三妹、

慧珠姊姊依次挑取，我與寶主殿後如何？」三鳳、冬秀早已在前殿商量好要哪兩件，正

愁初鳳分配不能隨心所欲，此舉正合心意，高興自不必說。別人知道初鳳用意，更無異

詞。便由金鬚奴取寶在手，一一解說試演。

除那兩件不知用法以外，其餘四件，以一件名爲鍊剛柔的，看去最爲厲害。此寶形如一

個雞心，中有鵝卵大小，顏色鮮紅，表裏透明，祇有許多芝麻大小的黑點，通身細孔密

佈，其軟如棉，也不知是甚麼東西煉成。一經使用，便飛出一片脂香，萬縷彩絲。另由

那針眼細孔中射出一種又黏又膩，顏色清明，香中略帶腥鹹之味的汁水。敵人法寶飛劍，

除了一種西方太乙純金之精煉成之寶是它的剋星外，餘下祇一沾上，立時百鍊鋼化爲繞

指柔，墜落地上。另三件一名銷魂鑑；一名煩惱圈；一名遁形符，是兩面竹簡，可以分

合。具有妙用，且待後文詳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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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鳳、冬秀等金鬚奴說完，仍是取那預定之寶：三鳳取了那璇光尺，冬秀取了那龍雀環。

慧珠倒取了那鍊剛柔，初鳳取了那遁形竹簡，將剩下的銷魂鑑、煩惱圈仍還給金鬚奴與

二鳳。重新開懷暢飲。

衆人取完寶物之後，金鬚奴見三鳳祇管拿着那璇光尺擺弄，霞光閃閃，幻成無數連環光

圈，與別的寶物不同。暗忖：「此寶取時，最後嵌在龍雀環的後面，甚是隱祕，正看偈

語用法，便即聞警遁走，彷彿壁間有『璇功萬象』幾字。起初沒打算將寶物隱起一半，

適纔在宮外和二鳳見面，匆匆挑選，祇揀那名好和自己略知深淺的藏起，不曾細考。因

爲這尺不知用法，沒有在意。及至出了手，纔覺出珍奇有異，偏又落在三鳳手中。」不

由便對那尺多望幾眼。三鳳原就留心，這一來，更以爲不出自己所料，兩下嫌隙始終仍

未解除。初鳳在席上又說：「據我連日暗中參悟，衆人祇能修到散仙地步。既有這樣好

的珠宮貝闕，等白真人所說的敵人尋上門來以後，大家可分頭出海，將那有根基的女孩

子度些入宮，以充宮中侍女。一面傳授道法，創立宗派；一面積修外功。等外功圓滿，

使用天魔遁法封鎖海底。大家祇在宮中潛修，享那仙府清福，再不出宮干預閒事，靜俟

最後一劫過去，便與海同壽，豈不是好？」衆人俱都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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